
铜陵有色退休职工老
吴，迷上了用抖音讲述铜陵
往事。他每天查资料、跑现
场、访老人，乐此不疲。前
不久，他做了一期铜陵老市
委办公大楼的视频，甫一上
抖音，立刻引来许多人的关
注。有人留言：老市委大楼
的前世今生，我们都不知

道，地方志也没有记载。
铜陵建市之初，铜陵市委办公大楼

在杨家山，老百姓称作“杨家山市委大
楼”。这座三层楼，1965年移交给了铜
陵有色中心试验室。市委则搬到五公
里、铜官山有色金属公司新盖的办公
大楼。这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已经下
文，撤销铜陵市，成立铜陵特区委员
会。新大楼，恰到好处地体现了“特
区”机制——中共铜陵特委和有色公
司机关都在里边办公。老百姓称作

“五公里特委大楼”（特区政府仍在长
江路“人委”楼）。

1965年初，中心试验室山上科研
所，从铜官山铜矿附近的小楼，搬进了
杨家山老市委楼。这座楼的预制板不

是钢筋混凝土的，而是竹筋混凝土。传
闻，楼板每平米承受压力不能超过300
公斤。虽然是传闻，竹筋混凝土楼板是
事实。搬家前，室领导很重视楼房承重
问题，在分配用房时，将化验室、选矿
室、办公室等安排在三楼和二楼。比较
笨重的机器设备加上资料室书库，都放
在一楼。

搬家干活，我们几个年轻人是主
力，对这座曾经的市委大楼也充满了好
奇。试验室党总支书记办公室和秘书
办公室安置在二楼中部。两个办公室
之间有个小型会议室。市委搬走时，室
内物品一概没有带走。当中一张长条
桌，两边分置座椅，一扇落地玻璃门通
向阳台，两面洁白的墙壁上，悬挂着中
外伟人的彩像。

单位搬来了，我们的宿舍还在铜矿
那边，天天上下班走路真不近。一楼门
厅的右边，是老市委的传达室，我们搬
了几天的东西，就这间一直空着。一打
听，试验室不需要传达室，尚未规划作
什么用途。传达室空间不小，作我们宿
舍挺合适。于是跟负责这次搬家任务
的保卫科通融，头头答复可以暂住。我

们立马将铺板和铺盖卷运到传达室安
顿下来。传达室的窗外是一条平行于
大楼的林荫道。大门对着一个圆形花
坛，过花坛，一片开阔地，地头立着一
个篮球架，走过篮球架再往前，是长满
小树林的坡谷地。旁边有条小路，下
去便是长江大戏院。转过楼角，大楼
后边树木森森，竟是一片桃树林，约有
一亩地之广。

搬过来不久，就到了1965年的春
节，保卫科把节日夜间的值班任务，
交给了住在传达室的我们。2月1日
是农历年三十。傍晚，我们上街买了
酒，食堂打来菜，在传达室里过年。
饭盒盛菜，小搪瓷缸喝酒，酒酣耳热，
谈天说地，口吐真言，不约而同地流
露出感恩的心声：市里有那么多重要
部门，单单把这么好的环境交给我们
单位，足以说明上级对科研工作的期
望和重视。

日子过得真快，六十多年一晃就过
去了，杨家山老市委大楼至今仍在使
用；五公里老特委大楼，历经六十年的
岁月洗礼，如今迈进铜陵有色数字化时
代，焕发出了新的青春！

今年9月12日《铜陵有色报》文学
副刊发表了叶葆菁老师的《站在这座楼
前》。文章回顾了五公里有色公司大楼
（亦即“特委大楼”）的选址、设计与建设
过程，是铜陵的一段重要历史，也勾起
了我对“特委大楼”的零星回忆。

1964年下半年，铜陵市委改称铜
陵特委。年末，从杨家山搬进五公里新
大楼。第三年的十一月一天，单位派我
到特委交换文件，这是我头一次走近这
座大楼。那天，大楼门前的广场上摆放
了桌椅，聚集了一些人。原来是特委和
特区的领导在这里接待群众代表。特
委书记夏德义，特区区长张立一，我都
是头一回看见。正当我站在边上望呆
的时候，张区长抬手示意我坐下来，我
连忙解释我是来交换文件的。

1980年代，铜陵特委已经改称铜
陵市委。我因为撰写铜陵地方史方面
的文章，经常到五公里来，进出大楼里
的市委党史办公室。

“五公里有色公司大楼”则是在市
委搬走后才叫开的。没想到，后来我调
进了有色公司机关，在这座大楼里一直
工作到我退休。

□朱益华

沉淀在记忆里的老市委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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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八十岁之
前，我没下过厨房。夫
人看我工作忙，就一直
包揽家务，包括厨房。
她管家有一套固定程
式，一切按程序办理，
我插手常常帮倒忙。

加上夫人勤且俭，我偶然出去采购，多
因大手大脚而受到抱怨。好在她42岁
就提前退休在家当全职，也还忙得过
来。我呢，不干家务还落得个享清福，
同时有更多的时间忙自己的事。

五年前，老伴患了帕金森症。服药
之后手不抖了，但小脑受到影响，眼前
的事讲上七八遍仍然记不住，还嗜睡，
有时站着也会打瞌睡。一次把菜烧
焦，锅底烧掉，差点引起火灾。我便边
收拾边对她说，厨房的事，你下岗吧，
我来接班。

说起来容易，可我连“实习生”也没
当过，突然上岗接班，心里确实没底。

首先是烧饭。舀多少米，放多少
水，不会。只好请教老伴。她说一杯半
米。淘米入锅后，又问放多少水。她亲
自加水，用筷子捣了几下，说行了。
这捣几下是什么意思呢，只有她自己
知道。这样的话，明天还要麻烦她。
于是，等她离开厨房，我运用工地上
混凝土配合比的原理，把锅里的水倒
进碗里，弄清楚水和米的比例，心里
就有数了。

烧菜的难度要大得多，我先抓主要
矛盾。老伴的牙齿几乎落光，所以我要
把菜烧得烂烂的。老伴的口味重，她做
的菜太咸，医生都说她肾不太好，不能
吃太咸了。一次我烧菜故意不放盐，让
她吃两口淡的，然后加少量的盐，她就
觉得比刚才好多了。慢慢降盐，渐渐习
惯。女儿筱梅知道我初学乍练忙不过
来，时常做两样熟菜饭前送上门来，解
我燃眉之急。

饭菜的量往往掌握不好，买来的菜
哪有那么准呢。这我有办法。做多了，
我就多吃一点，仍然能做到光盘。少
了，我就说今天不大舒服，不想吃东西，
自己少吃一点，也就够了。

因为是新手，事情一件一件地做，
太慢，开始常常忙到快到下午一点才开
午饭，于是就想到施工时画网络图的原
理，把所要做的事情综合考虑，立体交
叉作业，大锅小锅一齐上，洗这样，烧那
样，几件事情同时做，效率大大提高，逐
步总结出自己的程序。

烧好之后，吃又是个问题。老伴
经常吃着吃着就睡着了。为了唤起
她的兴奋，我便在网上找些她喜欢的
新闻趣事播放给她听，或是讲一些她
特别感兴趣的笑话吸引她，有一定的
效果。

老伴的病必须按时服药，她记不
住，我就每天晚上把第二天要服的药分
装到标有“早、中、晚”字样的小药瓶里，
加上手机闹铃提醒，按时把药递到她面
前，能做到万无一失。近两年老伴记忆
下降，有时一个人出门就认不得家。后
来女儿给她配了儿童手表“小天才”，有
定位功能，找起来方便多了。

经过药物作用和生活调理，老伴的
病没有明显的加重。精神好的时候谈
起早年的人和事，她还清楚记得。现在
每天还能看半个小时的报纸。尽管看
了就忘了，也令人欣慰。

老伴照顾我五十多年，甚是辛
苦。如今我照顾她，是理所当然的。许
多方面我还要继续努力，做一个合格称
职的“接班人”，争取照顾她50年。

□叶葆菁

接 班

每个家庭都有家风。从孟母三迁
到岳母刺字，好的家风不仅承载了祖
祖辈辈对后代的鞭策，也同样体现了
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美德。

谈到我的家风，必须先从我的外婆
说起。我的外婆生于1918年，父母早
逝，家境贫寒。她如父如母，带大自己的
胞弟。在她36岁的时候，我的外公意外
去世。丢下了七个未成年的子女，最小
的孩子当时还不满一周岁。突如其来的
晴天霹雳，让本就贫苦的日子雪上加
霜。外婆在无人帮衬的情况下，拉扯大
了七个子女，并且送所有孩子读了书、识
了字。在外婆的一生中，她从不抱怨，绝
不向苦难的生活屈服。勤劳、善良、坚
韧、自强，这就是外婆身体力行、为我们
树立的家风，是我走过千山万水永不枯
竭的精神财富。

家风不辍，薪火相传，我的母亲
传承了外婆朴实善良的品质。我的
母亲是八十年代有色运输部的一位
普通女工，她扎根基层岗位工作，吃
苦耐劳，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在一众
女工中表现突出的她，连年被评为先

进工作者、“三八红旗手”等荣誉称
号。后来她被大家推举为道口组组
长，从那以后，她就更加的忙碌了。她
经常为了工作顾不上吃饭、减少了睡
眠。在那个物资贫瘠的年代，母亲用
微薄的工资补贴因公殉职的江师傅一
家，帮助其家人渡过了最困难的时
期。江家的孩子们都亲切地唤母亲为

“大姨”。与我们家一栋房子住在一号
的奶奶，是个孤寡老人。妈妈在老人
行动不便的时候，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经常帮助奶奶烧饭、洗衣、擦洗身体。
一号奶奶在临终前拉着妈妈的手，虽
然已经说不出话来，但满眼都是感
激。我想是母亲用她最质朴的行动温
暖了一号奶奶最后的那一段时光。这
就是我的母亲，她为我们树立了兢兢
业业做好本职工作、清清白白做善良
人的质朴家风。母亲朴素的家风深深
地印记在我的脑海中，陪伴我走过了
懵懂的少年时期，使我懂得了许多做
人做事的道理。

我的家风虽不像诗词那般辞藻华
丽，却是一个普通小家庭对中华传统美
德最朴素的理解与诠释。无论在哪个
时代，朴实都是家风最美的本色，是留
给子孙后代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宋艳丽

家风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铜 陵 人 喜
欢食姜。而“早
姜晚蒜”已成为
城乡居民日常
生活中坚守的
一种习俗。

白 姜 是 铜
陵特产，属于铜陵“八宝”之一，鲜姜
皮为白略呈黄色，姜块成佛手状，被
誉为中华白姜。它以块大皮薄、汁多
渣少、肉细脆嫩、香味浓烈而闻名遐
迩。在铜陵姜农生产生活中，至今还
流传着种姜、腌姜的农谚，我也从农
谚中，品味到铜陵白姜的别样风味。

种姜农谚：“太阳晒了箭（姜苗新
叶），等于要了命”；“端午盖顶，重阳
见天”；“苗期三分太阳七分阴，后期
七分太阳三分阴”。这些简朴的种姜
农谚，是铜陵姜农在千年的生姜种植
实践中，对铜陵白姜搭棚遮荫传统技
艺的经验总结。摄影好友江积富先
生是天门镇江村人，曾是种姜人。据
他介绍 ，铜陵白姜在生长期最大的
特点，既怕烈日的曝晒，又怕暴雨的
冲袭。搭盖姜棚，是铜陵姜农在千余
年白姜种植历史中，不断探索和总结
出来的特色种植技艺之一。

搭姜棚，天门人也叫“搭姜盘”。
铜陵白姜在生长过程中喜阴而不耐
高温强光，特别是刚出土的新芽新
叶，最怕太阳曝晒。所以，在铜陵姜
农生产中就有了这句“生姜晒了箭(新
叶如箭) ，等于要了命”的农谚。江积
富先生认为，铜陵白姜之所以品质优
特、含纤维少，与搭姜棚遮荫技术密
切相关。不仅如此，他还认为搭姜棚
与产量也有直接关系，在同一片姜
田，不搭姜棚的，单产量要降低百分
之三十左右。

“苗期三分太阳七分阴，后期七
分太阳三分阴”这句农谚，也是姜农

根据铜陵白姜生长的规律总结出来
的。因为铜陵白姜的前期、中期和后
期所需的阳光并不一样，姜棚遮荫的
疏密度原则是“三分阳光七分阴”，正
适合铜陵白姜生长的属性。搭姜棚
时，芭茅叶片是展开的，初期遮光好，
适宜生姜幼苗前期的生长；几个月之
后，姜棚上芭茅经过日晒风吹雨淋，
芭茅叶渐渐卷缩，遮光减弱，此时姜
禾生长茂盛，植株茎叶封垅，少遮阳
光适宜生姜中期茎叶的生长发育，有
利于地下生姜根茎的成熟；时间进入
九月，阳光强度减弱，生姜茎叶生长
繁茂，不怕日照，此时的芭茅叶虽已
卷缩，反而有利于鲜姜根茎的生长，
为土里的姜块迅速形成佛手状创造
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用芭茅搭姜棚
的另一好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原
生态、环保无害。

在我的记忆里，过去铜陵姜农搭
盖姜棚的原材料就地取材，主要是本
地山坡上生长的芭茅。芭茅属禾本
科，一般生长于山坡、草地及河沟边。
芭茅叶像锋利的刀口，收割时一不小
心，芭茅叶会把你的手割得血淋淋
的。我少年时代上山砍柴，最怕的就
是割芭茅。在天门姜农的眼里，用芭
茅搭盖姜棚的生姜，优于塑料遮阳网
搭盖姜棚的生姜。但由于用芭茅搭盖
姜棚太麻烦，不仅费工费时，而且还费
力费钱，没有用塑料遮阳网搭盖姜棚
简易方便。如今的姜农，搭盖姜棚的
材料，以塑料遮阳网逐渐代替了芭茅。

腌姜农谚：“白露早，寒露迟，秋
分腌姜正当时。”说的是白露前腌制

生姜早了点，因姜嫩不易保存；如果
到寒露腌制生姜就迟了，因姜老筋多
口感差；只有在秋分前后腌制的生
姜，不仅口感好，而且易保存。这句
农谚既是铜陵姜农腌制生姜形成的
风俗习惯，也是我多年来自己动手腌
制生姜的体会。

在上个世纪的1981年10月，我
转业分配到古镇大通。在大通工作
期间，每年的九月秋分前后，总是要
挑选原新建乡福光村或大院村的白
姜几十斤，从生姜的洗刮，下盐腌、翻
动，到第二天早晨翻晒，再到晚上腌
制、装瓶，都是自己亲手制作，从不用
防腐剂，可以食用到第二年新姜上市
不变质。我每年白姜腌制之法是从
老一辈传承下来的压制法，有糖醋
姜、酱姜和糖冰姜3种。糖醋姜，我喜
欢用陈醋，其味是酸辣香；酱姜，我喜
欢用胡玉美酱，或自家晒的酱，其味
是酱辣香；而制作糖冰姜的工序较为
复杂些，主要以白糖为主，其味是甜
辣香。我的多年实践认为，铜陵白姜
在制作过程中，晒姜这道工序是很有
讲究的：一是用竹子编织的大簸筛或
竹帘子；二是挑选干净的稻草，把稻
草均匀地摆放在大簸筛或竹帘子上，
再把头天晚上刮净用食盐腌的生姜，
一块一块放在稻草上面晒，午时，把
生姜翻过来再晒一下。用稻草晒的
生姜，不仅姜白，而且脆嫩，香气浓
郁，易保存，不易变质。如今，农业机
械化取代了人工收割稻子，用稻草晒
生姜也就成为铜陵城乡的历史，成为
我们生活的记忆了。

□詹敬鹏

从农谚中品味铜陵白姜

秋日精灵秋日精灵 过仕宁过仕宁 摄摄

云朵在清澈的夜空中流淌，月光
照亮了四周，他的思绪穿过枝繁叶茂
的树梢，飘在了洒满银光的夜空里，在
月光下的芦苇荡之上滑翔起来。

此时正值1953年的晚春，天气像
小孩儿闹脾气似的阴晴不定，能有这
般疏净晴朗的夜晚着实不易，他站在
半山腰，视野极佳，一眼望去便瞅见山
下的土沙埂边坐着十几个小年轻，正
敞着衣裳围在一块儿鼓捣着什么。

他心里明白，那是厂里的年轻技
术骨干们，估计是因为明天的大事而
紧张得睡不着，索性几个人聚在一块
再将操作流程推演一番。一想到明天
的事，他不禁也有些紧张，来到这座山
已经两年有余，明天就是检验这两年
来成果的时候，成败在此一举。

但他也不会像小年轻们那般心里
没底，自打来到这座依山而建、环绕着
芦苇荡的工厂，他便亲手设计了每一
个操作流程，克服了每一个技术难关，
这套工艺在他的心里已经演练过了成
百上千遍，只待一个检验的机会罢了。

远处，皎洁的月光被揉碎在奔流
的江水里，溅起朵朵怒放的银色浪花，
勾起他两年来的回忆。

他想起刚来这里的时候，便立志要
让出炉的铜水从这里奔流向四海八方。

那时，战争的炮火稍稍平息，国家
的经济百废待兴，他是带着组织的殷
殷期盼来的，承担着将一片芦苇荡转
变成堪称新中国铜工业脊梁的粗铜冶
炼厂的任务。而入眼处，厂区一片荒
芜，遍地都是土沙埂和芦苇滩，身边只
有几十名技术人员，设备是从辽宁丹
东运来的，简易而笨重，却是一个个同
志或是背着箩筐，或是挑肩扛搬到厂
区的。白天他们要工作十一二个小
时，晚上累了就以天为被、以地为床。

后来，厂区搭起草棚房子，他们睡上
了上下铺，食堂也建了起来，在组织和兄
弟单位的支援下，不用再为每日的吃穿
住而发愁，但技术问题成了拦路虎。

所有人里只有他见过炼铜的炉子，
几个技术员是学机械的，对炼钢的冲天
炉、化铁炉是了解的，但要掌握炼铜的
炉子还要从头学起。没有老师，就啃起
了书本，大伙儿聚在一块，从零学起，从
加焦炭到熔化到出渣，一个流程走下
来，脑海里的理论像是拼图补全了缺的
那一块儿，当这个流程能在脑海内自如
地演练时，基本就能算作入了门。

攻克了技术理论难题，设备又成
了一道坎。想炼铜，没有烧结机是不
行的，沈阳冶炼厂的同志告诉他们，
以前日本人在东北，就是用埋在地下
的烧结锅来实现精矿的去硫成块，要
想更进一步，得到质量更好的烧结
块，就必须用烧结机。厂里并没有烧
结机，甚至大家都只从书本上见过关
于这个神秘设备的名字。他就天天
琢磨这个事情，看着书本上的描述，
自己画烧结机的图纸。他是学法文
的，可是法文这方面的资料比较少，
他就开始学英文，后来苏联提供了一
些资料，但都是俄文的，于是他又开
始学俄文，就这么一点一点地绘出了
全国第一台烧结机的设计图纸，同志
们再一点一点地敲敲打打，愣是攒出
了新中国第一台自己的烧结机。

想到这，他信步走下山腰，去瞅瞅
小年轻们正鼓捣的那些个小玩意儿。
走到他们身前时，这帮年轻的技术骨

干都没注意到他，全部的注意力都粘
在了他们围在当中的那个家伙身上。

那是两个空的煤油桶，对合着立
起来，里面砌上耐火砖，以珐琅螺丝勾
连起整体结构，成了一个立体的模型
道具，边上还配了风机，俨然是一台小
型转炉。

转炉，是他所要造的冶炼厂的核
心，也是他所遇到的最大的难题，工人
同志们没见过，技术员们也不熟悉，他
们就照着书上转炉的结构，做了这么
一个“简易转炉”。

他踮着脚，越过一个个年轻的脑
袋，一探头看是这么个家伙，嘴角顿时
上翘，哈哈一笑，技术骨干们才看见人
群外围的他，纷纷欢快地叫了一声厂
长同志，拥簇在他的身边。

原本大家也没想着这个小小的转
炉真能炼出铜来，毕竟煤油桶那么小，
热度也供给不足，经常风机吱扭扭地吹
着，火也晃晃悠悠地摇着，噗的一下就
灭了，那时又是秋天，阴雨连绵，想炼出
铜来，基本是与虚无缥缈的运气博弈。

可是一个多月后的一天，大家把
煤油桶打开一看，这小小的转炉里竟
有一小块紫红色的碎块儿，揉了揉眼
睛，又是敲打又是摩挲，才确定这确是
一小块铜！

紫红色的铜啊！大家开心地围在
一起，又是唱歌又是跳舞，一张张年轻
的黝黑脸膛也涌上了血液，变作欢喜
的紫红色。

那是他最难以忘怀的一天，仿佛
看见了一条波涛汹涌的紫红色江河奔
流在眼前，殷红的铜水自脚下的这片
厂区出发，向着全国各地滚滚而去，再
化作一座座巍峨耸立的紫红色铜山，
落在那些可敬可爱的同志们身旁，铸
就新中国最需要的工业力量。

这些年轻的技术骨干们为了明天
的“大考”，熬夜复习的就是转炉的操
作流程，他们心里其实无比清楚，明天
的成与败，大概率取决于他们对转炉
的操作，所以他们又抬出了这台小小
的、简陋的，却给了大家最开始的希望
的模型转炉，一遍遍地记牢那份喜悦，
那份成就感和那份希望。

不知不觉地暮色深沉，闪烁的星
星从夜空俯视这些年轻的人们，明快
欢乐的歌声依然回响不停，歌声托着
大家的希望轻缓地摇晃，飞向夜色迷
蒙的星空。

遥远的天际，漂浮着一片银色的月
光，年轻人们拥簇着他们的厂长同志走
回他们的茅草房，走下了土沙埂，是一
条郁郁葱葱的小径，他们的身影也因
透过树叶洒下的月光而历历分明。厂
长喇华佩同志透过河面上涌动笼罩的
暮霭眺望对岸闪烁的灯影，飘忽不定
的浪花声起起落落，似百舸争流，如千
帆竞过。他确信，不久的将来，不远的
对岸，将建起热闹繁华的码头，无数的
船儿将载着他们产出的铜，驶向四海
八方。

翌日，1953年5月1日清晨，铜官
山冶炼厂内，所有人的目光都在一台
冶炼炉上。5时18分，一声清脆的哨
声后，冶炼炉缓缓吐出铜水。他们用
两年的时间通过了这场“大考”，在这
片土地上流下的汗水泪水，此刻都化
作了缓缓而出的殷红色铜水——这就
是新中国的第一炉铜水！

（金隆铜业公司 选送）

□陆正坤

争 流


